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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山进城的野猪，雄性比例显著高

于雌性。

南京红山野生动物园兽医院院

长邓长林，今年一共救了23头野猪。

去年更多一点，是 31 头。尽管新闻

中野猪似乎更多出现在秋冬，但邓

长林回忆，现实中一年四季差不多。

过去十几年，除了在红山动物园保

障动物健康，他也要参与到野猪的

救助。

通常情况下，南京市民遇到野

猪，打电话报警，警方再把情况分

享给邓长林和同事，请求协助。并

非每一个警情都需要邓长林赶到现

场。他接到电话后，会进一步问清楚，

野猪所处的位置，以及健康状态。

在空阔地带，或是野猪正常生

活的栖息地，邓长林建议人们不要

管，也不建议干预或救助。若野猪

进入了人员密集场所，比如学校或

工厂，可能会和人类产生冲突，他

们会携带麻醉针，现场将野猪麻晕，

然后带回红山。待野猪醒来，完成

健康评估，再放归野外。这一套救

护和放归的流程，如今最快可以在

一天内完成。

“效率低，但野猪还是得抓”

如陈月龙所说，当下探讨人类

与野猪的冲突时，理应对冲突的类

型和原因进行细分。除了区分野猪

本身习性是否改变，野猪出现的场

景是农田或城市，也在影响人们的

态度。

“在南京，尤其是那些经常去

紫金山爬山的市民，他们在路上见

到一头野猪，不至于大惊小怪，围

观或投喂。他们见得多了，野猪也

逐渐对人类脱敏，彼此处于一种相

对稳定的状态。”陈月龙说道。

但是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农

民们面对野猪，很难如此平静，尤

其是见到自己的作物被野猪吃掉之

后。今年43岁的湖南岳阳人杨志军，

对此深以为然。杨志军在今年 9 月

组建了一支小队，到南方各地参与

野猪捕猎。在安徽马鞍山，他亲眼

见到有农民数十亩农田的稻谷被野

猪拱过，“农民直接放弃了。他如

果请人收稻谷，能收的很少，算上

人工成本，可能入不敷出。所以他

们对捕猎野猪非常迫切，非常欢迎

我们，甚至说可以自费，请我们上

山抓猪”。

杨志军曾是一名荣立三等功的

老兵，退伍后在岳阳自主创业，开

了一家红外设备公司。工作之余，

热爱户外运动的他也加入了当地的

护农队和狩猎协会，对捕猎野猪这

件事不陌生。

今年 9 月 23 日，宁夏西吉县林

草局公开“悬赏”捕猎队伍，每捕

猎一头成年（40 公斤以上）野猪奖

励 2400 元。这件事激起了杨志军的

好奇心，经营公司的收入又足以支

撑这方面的支出，自己也认识全国

各地的护农队，他决定加入到捕猎

野猪的行动中。

他组建了一支 3 人团队，包

括自己和“射手”、摄影师。由于

自己原本经营红外设备，设备不是

难事。杨志军还开通了自己的抖音

号——“老杨是个人物”，拍摄和

记录自己的抓猪经历。

由于岳阳距离西吉路途遥远，

老杨的第一站并没有前往西吉。他

今年第一次捕猎野猪，在江西抚

州，忙活到半夜，一头猪都没抓到。

2020 年以前，一些护农队和狩猎协

会，可以合法装备猎枪，但 2020 年

之后，猎枪都被收了回去。在老杨

看来，如今的抓猪方式回归了传统，

只能靠人和狗。他觉得这种方式“效

率太低了”。

过去两个月，老杨根据护农队

提供的信息，先后到过江西、河南、

安徽和江苏等地抓猪。通常他们会

和当地的护农队合作。团队只有 3

人，而抓猪除了用猎犬围捕，还要

在野猪逃跑线路上布网，需要更多

人手。

“我们会先带着红外成像无人

机，到老乡说有野猪出现的地方进

行搜寻，大致确定野猪的位置。位

置确定后，再带着狗队以及护农队

队员到达现场，通过地图分析野猪

所在区域的情况。”老杨介绍说，“比

如一块方圆一公里的地方，我们根

据自己的经验，分析在进行猎捕追

赶的时候，野猪会朝哪个方向跑，

然后在它可能会路过的地方去铺网。

把网铺好后，领狗的人进行追赶，

网的周边，每隔三五十米就站一个

人。狗把野猪追到网里面后，网就

能把它困住。”

在各地抓过猪后，老杨对野猪

有了新认识。江西南部，盛产脐橙

和柑橘。赣南野猪不仅吃橘子，还

会给橘子剥皮。安徽和江苏，靠近

南京的地带，野猪不太怕人。距离

最近时，老杨和野猪只有两三米，

野猪也不会跑。

在安徽马鞍山，野猪的数量令

老杨惊叹。用无人机查看，一晚上

能见到两三百头野猪。面对如此多

的野猪，老杨忙活了 5 个通宵。尽

管效率不高，他还是想为那些农民

做点事情。“我成长在农民家庭，

　　 捕 猎

野 猪， 在
2024 年 秋
天成为一条
流量赛道。


